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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西语译汉入门》是一本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词典，作者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在黔法国传教士童保
禄。目前尚未发现有早于它出版的西人记录中国西南官话的文献。本文认为该词典记录的是 19 世纪中期的贵阳方
言。根据它的罗马字注音，整理出它所记录的贵阳方言音系并进行研究，探讨其语音变化，并强调它的语言史研究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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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语译汉入门》（Dictionnaire Franc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下文简称
《西语》）是一部供西方人学习中国西部官话的词典。庄初升、阳蓉（2014 ：119）在归纳传教士西
部官话文献拼音方案时，认为《西语》的语音系统与其后 20 多年出版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
（下文简称《华西》）基本相同，只是拼音方案略有不同。陈伟（2016 ：51）在其研究中将《西语》的
个别注音作为参照，并认为该书记录的应该是当时的贵阳方言。
一 《西语》的基本情况
1.1《西语》的作者，为法籍传教士 Paul Perny Hubert，中文名童保禄。根据《贵州省志 • 宗教
志》（2007 ：357）、《16-20 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2010 ：960）及多种宗教及历史资料
记载，童保禄于 1818 年出生于蓬塔利埃（Pontarlier，法国杜省），1847 年 7 月 5 日赴贵州传教，
1853 年 4 月 22 日，贵州教区主教白斯德望（E.Albrand）去世，他便定居贵阳，以资深传教士的身
份主持该传教区。当时贵州的天主教传教点主要在贵阳城及周边的青岩、定番（今惠水）、广顺
诸地。童保禄在贵州传教时间有 20 多年，活动范围以贵阳城为中心，兼及周边。他主持开办了
一些慈善事业，在贵阳建男女修院，规定修生要用全部课程的 1/3 时间学习中文。为帮助新来
的传教士和修生学习汉语，他编写、出版了《西语》等数种汉语学习文献。①
1.2《西语》1869 年在巴黎出版，共 459 页。扉页有中文小篆书名及法文书名，作者名号（法
文、中文）及出版信息，其中作者中文名号全称为“大法国京城西士传教童保禄号文献”。扉页
还有汉语“教皇必约第九位二十四年 ：尔往招万民为主之徒”和“大清中华国同治八年葡月”等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12&ZD178)。导师李无未教授对
本文的写作认真指导，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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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同治八年”与词典出版的公元纪年相合，“葡月”体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采用的共和历，
指西历 9 月 22 日 -10 月 21 日。②
《西语》的内容包括读者须知（Avis au lecteur），前言（Préface）和正文。正文按照法文的字母
顺序从 A 到 Z 排列，每一词条以法语出词头，配以拉丁语，然后是汉语及其拼音，没有无字之
音。词条下如有同义、近义、关联义的词或短语，不管其语用属性如何，都按照法语 - 拉丁语 -
汉语 - 罗马字拼音的顺序排列。据我们初步统计，法语词条有一万多，每条之下一般有数条意
义相关的汉语语汇，这样词典包含的汉语语汇达数万条。经常使用的汉语语汇得以多次出现在
不同的法语词条后，且《西语》逢汉字必注音，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鲜活详实的语音资料。
二 《西语》的语音性质
2.1《西语》没有明确说明所记载语言的性质，从法文书名看，记载的是“官话口语”（langue 
mandarin parlée）。丁邦新（2008 ：557-563）认为，考定诗文古书著作的年代，语言学上的证据是最
可靠的。我们认为，根据语言的证据来判断童著方言的性质也是可靠的 ：根据词典的实用性，
童氏不可能伪作前人的语言 ；根据童氏的活动范围，他最熟悉的应该是当时的“贵阳官话”。
（1）《西语》记录的语言，体现了西南官话的一些典型特点，也与今贵阳方言一致。语音方
面，王力（2008 ：602-603）说 ：“在西南官话里，一般是 [əŋ] 并入 [ən]，[iŋ] 并入 [in]。”《西语》没
有 后 鼻 音 [əŋ]、[iŋ]，“更、盛、明、星”注 音 分 别 为 gén（2 页 ）、chén（3 页 ）、mî̂n（28 页 ）sīn
（179 页）。词汇方面，李蓝认为 ：“《广韵》去声禡韵必驾切 ：坝，蜀人谓平川为坝。在现代汉语
方言中，作为地名用字，只见于云贵川三省的西南官话区，更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见钱曾怡
2010 ：241）。《西语》多次出现这个词，如 ：“喂牲口的坝子”（48 页），“天井坝”（109 页），“满
坝都是雪”（300 页）。语法方面，《西语》称“公猫 / 母猫”、“公狗 / 母狗”为“男猫 / 女猫”（80 页）、
“牙狗 / 草狗”（83 页），根据钱曾怡（2010）考察官话方言特征的方法，这些表示家畜、家禽性别
的语素种类及其位置完全具备西南官话的特征。
（2）尽管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很强，某些语言特点很难说是某地方言独有，但我们仍然可
以从《西语》里发现贵阳方言的一些特点。
贵 阳 话 的 一 个 突 出 特 点 是 有 独 立 的 [iu] 韵。该 韵 字 属 古 屋、烛、物、术 韵 入 声 字，完 整 体
现在《西语》中，如“屈”kiŏʻu（1 页）、“畜”siŏ̆u（387 页）、“卒”tsiŏ̆u（404 页）。比《西语》晚
二十多年出版的《华西》（1893）有 [iu] 韵，但其作者在前言中说，“（表示该韵的）u，iu: 如同
法语中的 une，reliure 那样发音”。法语 une 的 u 发 [y]，reliure 的 iu 发 [jy]。可以认为，《华西》
所描写的川南方言的 [iu] 韵，当时差不多已经并入 [y] 韵，如今川南泸州、叙永、雅安等地方言
已经没有 [iu] 韵。记录成都方言的《西蜀方言》（1900）（后文简称《西蜀》）没有 [iu] 韵。1939 年，
昆 明 方 言 此 类 字 韵 母 读 [ i ]、[ iu ] 不 定，“屈、域、育”读 [iu]，“橘、役、局”读 [ i ]（见 录 于 群 一
2003 ：7-10）。今天的昆明话已没有 [iu] 韵。可以认为，在西南官话几大中心，有 [iu] 韵是贵阳话
的特点，该特点从晚清至今一直较为完整地保存。
《西语》里有些方言词，只存在于今贵阳及附近的方言中。如“娘娘”[niaŋ1niaŋ1]，有一义指
“少女”（431 页）。《汉语方言大词典》“娘娘”词条释义⒃ ：“< 名 > 单指少女。西南官话。贵州
贵阳 [liaŋ1liaŋ1]”如今表少女义的“娘娘”，尚存在于老派贵阳方言里。
“张”，贵阳话义为“理睬”。《西语》39 页 ：“不张他○不采他。”《贵阳方言词典》（274 页）“张”
词条 ：“理睬。他～都不～我嘞 / 不要～他！”《贵州方言特色词语汇编》（322 页）“张”词条 ：
“理睬（多用于否定形式）。哪个～那烂崽哦 / 他来喊门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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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方言影响力看，自明永乐 11 年（1413）贵州建省，六百年来贵阳一直是贵州省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语言在全省有较大影响，是贵州官话的代表，当是童氏记录以供传教士
们学习的首选。
《西语》显示作者对贵阳的生活是比较熟悉的。该书记录了一些贵阳的建筑场所，如“尚节
堂”（233 页），是清代贵阳官绅捐助家贫守节抚孤的寡妇的场所，地址在今大南门外箭道街兴
隆西巷旁。体现了民间信仰，如“川主”（236 页），即灌口二郎神，据乾隆年间《贵州通志》（卷
十）：“川主庙在府新城内，明崇祯间蜀人建。”还介绍了一些贵阳的特色饮食，如“血豆腐”（210
页），指加入猪血制成的豆腐 ；“碗耳糕”（414 页），贵阳传统特色糕点，用“碗耳糖”制作，形状
像小茶碗，又名“娃儿糕”。
综上，我们认为童氏记录的语言是当时（19 世纪中期）的贵阳方言。
三 《西语》记录的贵阳方言音系
3.1 声母系统
（1）《西语》声母有 20 个（包括零声母）：
p[p] 巴白表 pʻ[pʻ] 潘培品 m[m] 妈毛梅 f[f] 罚否护
t[t] 打德地 tʻ[tʻ] 台吞天 n/ng[n] 疑你年 l[l] 能里奶
ts[ʦ] 栽尖争 tsʻ[ʦʻ] 仓楚造 s[s] 三西事
tch[tʂ] 章知真 tchʻ[tʂʻ] 叉车吹 ch[ʂ] 沙诗尝 j[ʐ] 日然如
k[k] 该几居 kʻ[kʻ] 看丘科 g/ng[ŋ] 咬呕我 h[x] 孩希花
[Ǿ] 威烟鱼
有两个声母的写法存在变体。一个是 [ŋ]，一般记为 g，如“欧”geōu（181 页）、“咬”gaò（291
页）。韵母为 [o] 时记为 ng，如“我”ngò（9 页）、“恶”ngo（̆10 页）。但部分字两种记法可见，如“偶”
geòu（346 页）/ngeòu（77 页），“安”，同一页即存在 gan̄/ngan̄ 两种记法（178 页）。另一个是 [n]，
一般记为 n，如“艺”ný́（352 页），“严”niên（384 页）。“你”记为 ngỳ（345 页），“疑”多数情
况下记为 ngŷ（112 页，175 页），有时也记为 nŷ̂（384 页）。
我们推测，童氏在拼写古疑影两母的开口字时，能听见鼻音的就拼作 ng，失鼻音的就拼作
g。在拼写 n 声母字时，感觉发音靠前的就拼作 n，发音靠后的就拼作 ng。但是这种主观的感觉
有时并不好把握，两种不同的拼法，乃是同一声母的条件变体。
（2）分知庄章组 [tʂ、tʂʻ、ʂ] 和精组 [ʦ、ʦʻ、s]。《西语》古知庄章组字皆有读为 [ʦ] 组的，知
组如“拆”tsĕʻ（1 页），庄组如“楚”tsòʻu（93 页）、“师”sē（352 页）、“瘦”seó́u（134 页），章
组如“窗”tsā̄ʻng（31 页）、“蘸”tsá́n（209 页）等，以庄组字为多。也有古精组字读为 [tʂ] 组的，
如“搓”tchōʻ（388 页），“暂”tchá́n（424 页）等。这说明，1870 年左右的贵阳话，古知庄章组
与精组已渐相混，总体趋势是前一组混入后一组。极少数精组字读为 [tʂ] 组，可能是在音变过
程中，少数人发音出现的混乱或逆反。据东亚同文会所编《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 贵州省》（1943 ：
298）（下文简称《省别志》）的记载，上世纪 40 年代的贵阳方言已经没有 [tʂ] 组声母，“知、资”，
“茶、擦”，“是、四”同音，声母分别为 [ʦ]、[ʦʻ]、[s]，北京音声母为 [ʐ] 的字，贵阳方言声母全部
读为 [z]，没有例外。徐通锵（2008 ：290）认为，离散式音变以音类为单位，这种音类在演变过程
中一旦完成了扩散的全过程，那杂乱的痕迹就会全部消失，而有规律的结构格局开始形成。贵
阳方言舌尖后音声母全部并入舌尖前音后，为了达到音系的协和，增生了舌尖前音声母 [z]。与
今贵阳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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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尖团音。古精组字无论洪细，皆读为 [ʦ] 组，古见晓组字无论洪细，皆读为 [k] 组。但笔
者统计发现，少量见晓组细音字声母存在两读，如“筋”（见）kīn（301 页）/tsīn（323 页），“极”
（群）kŷ（3 页）/tsê（327 页）。也有个别精组细音字声母记为晓组，如“擤”hìn（293 页）。两组
声母之间的少量混读，说明当时的贵阳话尖团稳定的框架有所动摇，尖团相混已初露端倪。王
力（1983 ：3）认为，尖团合流受韵母洪细转化的影响。《西语》“敲”有 kāʻo（176 页）/kiāʻo（209 页）
两种读音，洪音韵母 ao 在与细音韵母 iao 的竞争中胜出，致使声母并未舌面化，至今仍读为 kāʻo。
“陷”在《西语》中则只有 hań́ 一读（191 页），亦合于今音。据《省别志》记载，上世纪 40 年代，贵阳
的 [ʨ] 组发音和北京相似，只是发音时舌尖靠后一点。这似乎也证明了庄初升（2004 ：156）“一
种类型演变为另一种类型，完全可以在两、三代人之间的几十年内实现”的结论。
今贵阳以南到惠水一带的布依族所用汉语可以分尖团音。③清中后期，贵阳已是“汉多苗
少”，④汉族人口占据城市，并向乡间扩散发展（郑荣晴 2002 ：473），这些布依族的先辈在与汉族
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了分尖团音的汉语。由于他们与外界交往相对不算频繁，汉语分尖团音
的特点得以较长时间保留。先前这些地方分尖团音的汉族可能又迁离当地，后来填入的贵阳话
已不分尖团音。
（4）古晓匣母字在 [u] 前，[x] 渐混为 [f]。此类字多数有两读，如“护”foú（175 页）/ hoú（382
页），狐 foû（376 页）/ hoû（417 页），虎 foù（40 页）/ hoù（̀191 页），忽 foû（̂260 页）/hoû（291 页）。
个别字只有 [x ] 一读，如“糊”hoû（5 页、383 页），“浒”只发现 foù 一读（387 页）。贵阳是清代
汉族移民聚居密集的地区，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邻省四川，[x]、[f] 相混可能是清代四川移民
语音特征覆盖的结果（龙异腾 2011 ：260）。《省别志》（1943 ：396）记载 ：“（贵阳话里）北京的
[xu] 读为 [fu]。‘护、虎、护’等 [xu] 音，贵阳话中读为 [fu] 音，与‘父、夫、府’等同音”。[u] 前的 [x]
已经完全混入 [ f ]。今贵州安顺屯堡方言尚保留 [ x ]、[ f ] 全分的特点，屯堡是明代汉移民密集的
地方，数百年来，移民社区一直相对封闭，[ x ]、[ f ] 基本分清可能是明代移民语言的影响和遗存。
（5）古泥母洪音字读同来母 [l]，如“农”lông（17 页）、“嫩”lé́́n（31 页）、“闹”laó（194 页）、
纳 lă（199 页）。l 与四呼韵母相拼，开合为来、泥母，齐撮为来母。泥母细音和疑母开口细音读 [n]，
如“女”niù（28 页）、“议”ný（178 页）、泥 nŷ（276 页）、严 niên（384 页）。但此类字有的声母
已经记为 [l]，没有异读，如“艺”lý（29 页）、“凝”lin̂（95 页）、“虐”liŏ（290 页）、“宁”lin̂（342
页）、“腻”lý（413 页）。可见泥、疑母细音与来母也已初步相混。《省别志》（1943 ：297）认为，
贵阳话里 [n]、[l] 没有区别，并且认为扬子江流域都没有此种区别。作者把这两个音记为 [n]，认
为北京话里的“奴、路”，在贵阳话里都读作 [nu]，“泥、梨”，都读作 [ni]，北京话里一部分读作 [ i ]
的字，如“疑、仪、议、谊”等，贵阳话里也读作 [ni]。除了拟音有所不同，《省别志》描述的贵阳话 n、
l 不分的情况，已完全与今相同。
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功能负荷（functional load）的大小，即特定
语言单位拥有的功能数量。功能负荷大的语言单位较稳定，不太容易变化，相反，功能负荷小
的语言单位，尤其是一些“边界”单位，对意义表达的影响小，因此容易变化。《西语》的音位 [n ]
只与古泥母和疑母细音字搭配，功能负荷较小，因此不稳定，其与 [l] 的对立容易消失。当这种
对立消失时，[n]、[l] 就会完全合并。
3.2 韵母系统
（1）《西语》韵母有 37 个，包括 [ ɿ / 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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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ɿ / ʅ] 思资 / 日知 y[i] 衣溪里 ou[u] 书夫如 iu[y] 许余居
a[a] 辣妈拿 ia[ia] 夏牙加 oa/oua[ua] 瓦刮花
o/ouo[o] 我何若 io[io] 学略药
iou[iu] 畜局菊
e˙[e] 黑热格 ie[iɛ] 协叶洁 oue[ue] 国拙 iue/ue[yɛ] 靴月雪
eul[ɚ] 而尔二
ay[ai] 孩开街 iay[iɛi] 解楷皆 oay/ouay[uai] 怀怪快
ey[ei] 美悲非 ouy[uei] 水回类
ao[au] 好高老 iao/eao[iau] 效要苗
eou[əu] 呕厚揉 ieou[iəu] 修有九
an[an] 寒看兰 ien[iɛn] 骗眼见 oan/ouan[uan] 患官乱 iuen/uen[yɛn] 玄元全
en[ən] 狠人崩 in[in] 幸斤邻 uen/oun/ouen[uən] 文顺昏 iun[yn] 熏云群
ang[aŋ] 让康狼 iang/eang[iaŋ] 香央姜 oang/ouang[uaŋ] 霜黄光
ong/oung[oŋ] 红龙蒙 iong[ioŋ] 凶容倾
韵母的拼音方面，第一，用 e 来拼写汉语中特有的韵母 [ɿ / ʅ]，韵母 [ e ] 则用字母 e 右上加一
点的方法来表示（e˙）。第二，用 ou 来拼写 [u]，用 ng 来拼写阳声韵尾 [ŋ]，庄初升（2014 ：118）认为
这受到法语正字法的影响。第三，有的元音音素有数种拼法。比如 [ i ]，作为韵尾，用 y 来拼写，
如“斋”tchāy、“灰”houȳ ；其它情况则用 i 或 e 来拼写，如“幸”hín、“良”leâng。零声母音节
开头的 [i] 音素，也用 y 来拼写，如“衣”ȳ、“鱼”yû。
有 10 个韵母存在条件变体，变体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舌位的高低，唇形的圆展和开口度的
大小。例如 [o] 韵有 o 和 ouo 两个变体，ouo 只出现在零声母音节中，如“饿”oúo（138 页），别
的情况下为 o 。
有一个字的韵母比较特别，即“灵”，为梗摄开口四等平声青韵来母字 , 多数情况下韵母记
为 im̂（17、28、176、374 等页），但与其音韵地位完全相同的字韵母却皆记为 în，如“零”lîn（381
页），“铃”（408 页），此外，我们发现“灵”有时也读 lin̂（321 页），因此没有为其单列 [im] 韵母。
从语音发展的角度来看，官话方言里的韵尾 [-m] 也早已消失。
（2）[iu] 韵字主要来源是古臻、曾、梗、通四摄合口三等入声字，如“屈”kiŏʻu（1 页）、“疫”
iŏu（329 页）、“卒”tsiŏu（404 页）。胡安顺（2002 ：1-8）认为，在辅音韵尾存在的条件下，汉语
入声韵和阳声韵的韵腹相对稳定或变化规则性较强。我们推测，贵阳话的“菊、畜、育、曲”等古
入声字，由于有入声韵尾的稳定作用，[iu] 韵得以较长时期保存，甚至入声韵尾脱落以后的较
长时间，变化也不是很大。《西语》里，“橘”有 kiŭ̆（220 页）/ kioŭ̆（326 页）两读，“续”则只有
soŭ̆（442 页）一读。“橘、续”今贵阳方言韵母仍为 [iu]。《省别志》（1943 ：301-302）认为，[iu]
与北京话的 [iəu] 不同，它的一部分字对应北京话的 [y ]，如“局、菊、足”等，另一部分字对应北
京话的 [u ]，如“速、俗、束”等。
（3）古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基本读为 [iɛi]，如“界”kiáy（4 页）、“解”kiày（137 页）、“揩”
kiāʻy（414 页）、“诫”kiáy（452 页）。但少数字韵母却读为 [ai]，如“街”kaȳ（4 页）、“鞋”haŷ（8
页），而“阶”却有两读“kiaȳ ou kaȳ”（290 页）。此外，“骇”也有两读 hiày（209 页）/ hĕ̆（217 页），
后一个读音估计是受“嚇”hĕ（“惊吓”义，53 页）的读音影响所致。
王力（1983:4）认为，[iɛi] 韵字有韵头 [ i ]，又有韵尾 [ i ]，头尾发生矛盾，解决矛盾的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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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一种是把韵头 [i] 变为主要元音，并去掉 [i] 尾，另一种结果是取消韵头，保留韵尾。在贵
阳话里，是取消韵头，前高元音韵头 [i] 取消后，韵腹 [ɛ] 舌位降低为 [a]，韵母相应变为 [ai]。可
以看出，此类读音由 [iɛi] 变 [ai]，先从常用的“挨、街、鞋”等字开始，再逐渐扩散到其它相同音
韵地位的字。这印证了词汇扩散理论“词的出现频率越高 , 语音变化就越早”的观点（王士元，
1982:41）。
（4）《西语》有完整的撮口呼韵母，iu[y]、iue[yɛ]、inen[yɛn]、iun[yn] 四韵俱全。龙异腾（2011 ：
269）认为云贵两省没有撮口韵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贵州省的中部（包括贵阳）、西南部及云南省
的东部和中部，基本能够连成一片，这些地区没有撮口韵是历史上明代方音的底层反映。《省
别志》（1943 ：301）记载的贵阳话也没有撮口韵 ：北京话的 [y] 皆读为 [i]，“女”和“李”皆读为 [li]。
自贵州建省以来，贵阳城区语音一直与城郊语音有较大差别（涂光禄 1998 ：32），但由于城
区语音的强势地位，其持续对城郊及周边语音产生影响。可以认为，在晚清时期，撮口韵在贵阳
北的分布区域比今天大得多，童氏也比较熟悉，因此被其记录下来。
今贵阳市东北郊的毛栗科、白宜等地及北部郊县修文、息烽、开阳也有撮口韵，但不完整，
只有 [y]、[yɛn]、[yn] 三韵，而无 [yɛ] 韵（涂光禄，1998 ：29、36）。可见随着距离的增加，贵阳城区
语音的影响力递减。息烽、开阳北界为乌江天险，长期以来南北交通极为不便，因此贵阳话的影
响至今不过乌江。今乌江以北的遵义话则有完整的撮口韵，同今四川话、重庆话。一方面，由于
受乌江的阻隔，遵义人的经济生活如生意往来等很多活动都更倾向于北边的重庆等地 ；另一
方面，遵义在划归贵州省以前一直隶属四川省，使遵义人在感情上更认同四川。
我们发现，《西语》里也有部分字撮口韵记为他韵的现象。记为合口的如“孕”joùen（216
页）、“绿”loŭ̆（329 页）等，记为齐齿的如“鲜”sié́́n（76 页）、“婿”sý́（215 页）、“撧”tsiĕ（折
断）（306 页）、“汛”sín（337 页）等，韵母均合于今音。这应该也是当时贵阳语音的真实记录。
3.3 声调系统
（1）《西语》声调有五个，即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声调标识方面，采用明末以来入
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标调法，与利玛窦《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的标调
法相同 ：上平“ˉ”、下平“ˆ”、上声“ˋ”去声“ˊ”、入声“ˇ”，调号一般标在主要元音上。
1. 上平（ˉ） 沙分衣工哇巴思西堤宣          2. 下平（ˆ） 裳唇鱼人其强来麻合祝
3. 上声（ˋ） 反我海喜忍假巧马恼五          4. 去声（ˊ）费岸后妹赛套丈唱豆菜
5. 入声（ˇ） 七石伏恶黑药玉恰骨切
《西语》有独立的入声调，但其中收录的入声字，均不带标记入声的 -h 尾，这说明当时的贵
阳方言，入声韵已混同阴声。又据《省别志》（1943 ：305）记载，当时贵阳话只有阴平、阳平、上
声、去声四种声调，已经没有入声，古入声字大部分已经归入阳平。作者言其调查了 500 个古入
声字的读音，发现不归阳平的不过 8 个。因此，《西语》的入声字，我们没有为其构拟喉塞音韵
尾 [-ʔ]。
（2）《西语》有入声调，应该是当时贵阳话声调的真实记录。根据记载，童氏的活动区域，主
要在贵阳及附近青岩等地。今贵州方言有入声的区域有两处，一是黔北，有印江、思南、习水等
9 县市，多靠近省的边界 ；二是黔南，有都匀、丹寨等 5 县市。这些地方的方言老派有入声，新
派入声渐趋消失。今黔北有入声的县市均较为偏远，也没有童氏到过这些地方的记录，所以《西
语》记录的不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入声。
童氏记录的入声也不是据贵阳较近的黔南的方言入声。晚清贵州天主教的传教点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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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黔北、黔东北、黔西南（洪云 2013 ：31），我们也未发现有童氏到黔南传教的记录（今属黔
南的惠水、广顺当时皆属贵阳府）。黔南的历史文化与贵州其他地区不尽相同，致黔南方言自成
一系，与贵阳话相比差别甚大。黔南方言以都匀话为代表。据周艳（2011 ：27-29）研究，中古的入
声字在今都匀话中大部分保留入声调。她考察《方言调查字表》收录的 606 个古入声字，发觉有
570 个在都匀方言中常用，其中保留入声调的有 535 个。失去入声调的 35 个字，声调分归阴平、
上声、去声，而没有归入阳平的。周艳因此认为，都匀话古入声字的去向……与西南官话整体
“入声归阳”的规律不一样。但《西语》里，入归阳平趋势已现。
（3）《西语》古入声字多数记为入声，但记为阳平的也比较常见，如 ：“蜜”my（̂81 页、95 页），
“莫”mô（143 页、373 页），“纳”lâ（40 页、274 页），逸 ŷ（245 页，440 页），“合”hô（5 页，
78 页）等，没有例外。有时同一页即可发现多个古入声字记为阳平，如“赎”chû、“脱”tôʻ、“辱
没”joû mô、“嚇”hê˙、“设”chê（15 页）。
部分古入声字在阳平、入声间混读 ：如“畜”hiôu（30 页）/ hiŏ̆u（60 页）、“压”yâ（̂409 页）
/ yă̆ （52 页）、“托”tôʻ（93 页）/ tŏʻ（406 页）、“业”niê̂（216 页）/ niĕ（188 页）、“辣”lâ̂（401
页）/ lă̆（259 页）。有时同一字在同一页就有阳平、入声两种读音，如“直”tchê / tchĕ（369 页）。
有的记为阳平的频率高于记为入声的频率，如“插”châ̂ʻ（31 页、77 页、177 页、332 页、439 页、
445 页）/ chă̆ʻ（274 页、370 页）；有的记为入声频率高于记为阳平的频率，如“服”fû（10 页）
/ fŭ（136 页、355 页、362 页、418 页）。
也有古入声字在阴平或上声与入声间混读的，如“睦”mú（365 页）/ moŭ（95 页）、“摸”
mo ̄ ̄ /mŏ（423 页），非入声读音与今相同。此外，也有非古入声字标为入声的情况，如“赦”che（̆5
页）、“无”oŭ（135 页）、“饿”oŭo（345 页）、“时”chĕ（354 页）、“齐”tsy̆（365 页）、“蛇”
chĕ（366 页）、“射”chĕ（367 页）、“梨”ly̆（387 页）、“蚨”foŭ（409 页）。这些非古入声字，
标为入声的以阳平字居多，有的只是偶尔标为入声，如“时”，有的全书都标为入声，如“无”，这
也说明阳平与入声正在变得难以区分。
可见，入声的变化情况契合词汇扩散理论的语音渐变三个阶段 : 未变→共时变异→已变
（王士元，1982:40）。共时变异的过程有点复杂，期间还有所回转，有所混乱。
四 《西语》记录的语音变化
4.1 语流音变
（1）连读变调。今贵阳话阳平加阳平的部分双音节名词，后一音节变读为阴平，如“娃娃”。
该词在《西语》里却有两种读音 ：有时都读阳平调 oûa oûa，如“娃娃形象”（18 页）、“惯坏娃娃”
（126 页）等 ；有时都读阴平调 oūa oūa，如“教训娃娃”（148 页）、“丢娃娃”（186 页）等。该词在
记录成都语音的《西蜀》（1900）和《华西》（1893）里，皆读为 [ua2ua1]。根据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
较强的特点，我们由今推古，认为当时贵阳话“娃娃”的音也当为 oûa oūa[ua2ua1]。童氏有时将第
二音节记为阴平，有时又记为阳平，我们认为，他一方面想要记录字的本调，减少初学者的学习
困扰，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字的实际发音，因此存在着不得已的兼顾与折中。此类变调的词还有
“桴浮”feôu fōu（浮标）（57 页）等。也有其他声调加阳平，阳平改读阴平的，如“私房”sē fāng（“说
私房话”，320 页）等。
（2）连读变声和连读变韵。“城里”的“里”，读为 lỳ（119 页），但在“里头”一词里，由于发音
的省力原则，“里”失去声母，读为“一”y̆，如“城一头”（119 页）、“鸡蛋一头挑骨头”（139 页）。
有时干脆整个音节都省略了，如“除了玫瑰花牡丹在头”（30 页）。这个“一头”的“一”，今贵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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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以”[ i3 ]，如果语流过快，“以”也会被省略。“请吃晌午”（250 页）的“晌午”，后一音节的
韵母 [u] 同化了前一音节韵母的韵尾 [ŋ]，读为 chà̀o où [ ʂau3u3 ]。今贵阳话老派读音也为 [sau3u3]。
4.2 文白异读
李蓝（1991 ：84）认为，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主要是移民方言融合、竞争的结果，音系简
单、属于官话系统的四川话胜出成为文读音，其他方言土语的残留成为白读音。清代，贵阳与毕
节的移民来源大体相近，“（贵阳城）住居编民，大率系迁贾流宦，就省籍言，则以川、湘、赣三省
为最多”（李秀英 1999 ：6-7）。但《西语》文白异读的源流却并不如毕节方言那样简单，文读音
可能是四川话（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发展，可能是古语的传承，也可能受共同语的影响（《西语》
13 页有“装京腔”的说法），白读音可能是其他方言土语的遗存，也可能是受四川话的影响，其
中少数还体现了语音的不规则变化。下面结合北京话⑤、今成都话，分别举例说明。
（1）声母的变读。“伸”，文读为 chēn，如“伸冤”（8 页），同北京话读音 ；白读为 chēʻn，擦音
塞擦化，如“理不伸”（123 页）。今成都、贵阳方言“伸”读为 [ʦʻən1]。
“凑 / 逗”，字义如北京话的“凑”。文读为“凑”tseóʻu，如“天气不凑巧”（278 页）、“凑的银子”
（324 页），同北京话的读音 ；白读为“逗”teóu，如“逗来济贫的钱”（402 页）、“逗耳朵”（说悄
悄话）（213 页），同今成都话、贵阳话的读音。声母 [tsʻ] 异读为 [ t ]，文白异读影响到用字的选择，
致文读用“凑”，白读用“逗”。 
“造”，文读为 tsáo，如“有造化的人”（77 页），同北京话读音 ；白读为 tsaʻo，如“造反”（31 页），
不送气读为送气。今贵阳、成都的“造”仅在“造孽”一词里是文读 [ʦau4]，其余皆为白读 [ʦʻau4]。
“造孽”，《西语》里记为“遭逆”：“我这样遭逆”（360 页）。《广韵》“造”有昨早切和七到切两音，
昨早切一音对应“作”的意思，今贵阳话“造”的白读送气应该是浊声母送气的残留，属不规则变
化。类似的，今贵阳话“昨天”的“昨”，仍有人把它读成送气声母的 [ʦʻo2]。
（2） 韵母的变读。“横”，文读为 huên，如“横娃娃”（148 页），白读为 huân，如“打横线”（437
页）。“横”在《语言自迩集》里有 hêng/héng、hûng/húng 两组读音（463 页，466 页），后一组读音今
北京话已弃用。另外，北京话里“蛮横”的“横”为去声，《西语》里的“横”无论意义如何，皆读阳
平。今贵阳话里“横”多读 [xuən2]，继续保留较古老文读音 ；表示跟“竖、直”相对或“侧身”时多
读为 [xuan2]。该词成都话也如贵阳话存在 [xuən2]、[xuan2] 两读。
“眉”，文读为 [mei2]，如“眉头不展”（452 页），同北京话读音 ；白读韵头脱落，读为 [mi2]，如
“眉来眼去、立眉立眼”（15 页）、“挤眉眨眼”（86 页）。“眉”，今贵阳话、成都话都读为 [mi2]。
六 《西语》的语言史研究价值
6.1 语音史研究价值。长期以来，对贵州方言的历时研究较为缺乏早期的第一手“同时资
料”，只能间接参考《韵略易通》、《五方元音》等“明清官话”（龙异腾 2011）。童氏的《西语》，用
罗马字及其他符号对贵阳方言语音进行明确标记，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我
们能清楚地了解当时贵阳方言的语音特点。许多重要的语音现象如泥母洪音与来母合流，部分
知庄章组声母混入精组，[iu] 韵保留，入声即将总体并入阳平等动态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贵阳
方言的历时研究得以上推到 19 世纪中期。
6.2 词汇史研究价值。《西语》语料极为丰富，语汇多达数万条，对当时贵阳方言词汇做出
了全面的组合与聚合式描述，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贵阳方言的词汇全貌。研究贵阳方言词汇
系统，探讨其历时演变的基本情况，不能忽视 100 多年前童氏《西语》所提供的最可信实的历史
资料。以《西语》为参照，辅之以针对性的田野调查，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方言词典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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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漏与缺憾。
6.3 语法史研究价值。邵敬敏认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还刚刚起步，需要加强方言间的横向
比较研究以及历史上的纵向比较研究（2011 ：555-556）。目前的贵阳方言语法研究还比较零散，
较少触及历史材料，偶尔有之也仅停留在部分方志的简略记录上，文献视野还较为狭窄。《西
语》较为真实地反映了 19 世纪中期贵阳方言语法的实际，其庞大丰富的语料为后人的语法研
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语法资料，有助于挖掘 100 多年前贵阳方言语法的基本事实。将这些语料
辅之以贵阳方言田野调查的活的语料，强化超越时空的科学比较，将大大有助于贵阳方言乃至
西南官话语法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
6.4 语言接触史研究价值。晚清时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西方语言与汉语得以近距离接触，
这是现代汉语形成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语言接触（李无未 2012 ：204）。研究中外语言交流
（接触）史，不能不参考来华西人编写的汉语文献。《西语》记录了许多外来词，如“欧罗巴”（欧
洲）、“亚默利加 / 花旗国”（美国）、“热尔马尼”（德国）、“合省国 / 无王国”（共和国）、“北极”、
“随星”（卫星）、“地球”、“黄道”、“洋烟”（鸦片烟）、“洋芋”（马铃薯）、“洋痘”（疫苗）、“自
来火”（火柴）、“夏非”（咖啡）、“三变酒”（香槟酒）、“委员”、“保险公司”等，有些直接进入
了现代汉语词汇，有的说法有所不同。《西语》里的一些语法概念如“自立之名”（名词）、“数名”
（数词）、“指名 / 替名”（代词）、“接辞”（连词）、“叹词”等，也隐隐契合于现代汉语的语法概
念。研究近现代汉外语言接触史以及近现代汉语的发展形成过程，从传教士文献入手是不可或
缺的有效途径之一。 
七   结语
童保禄编著的《西语》，体量较大，语料丰富，目前尚未发现有早于它出版的外国人记录、研
究贵阳方言乃至西南官话的文献，具有极大的方言史研究价值，但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西
语》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可能由于作者的记音较为严谨保守，语流音变体现较少 ；词汇和
语法也存在一些书面语成分，需要研究者细心甄别。本文根据《西语》归纳出当时贵阳话的语音
系统，探讨其语音特点并考察语音变化，还强调它的语言史研究价值，希望对贵阳方言史及西
南官话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附注 ：
①目前所见，除了《西语》，童保禄还编写了《西汉同文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1873）、
《中国俗语》（Proverbes Chinois Recueillis et mis en Ordre，1869）和《汉拉对话录》（Dialogues Chinois–Latins traduits 
mot a mot Avec la Prononciation Accentuée ,1872）三本汉语学习文献，均在巴黎出版。这三本文献体量相对小得多，音
系与《西语》一致，语料远没有《西语》丰富。
②另据《西语》末尾（459 页）的介绍，该书的印刷工作于 1868 年 5 月开始，1869 年 4 月完成。
③据涂光禄等上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末的两次调查（未刊发），贵阳以南到惠水一带的布依族说汉语分尖团音，
口语中固有的一些常用词尤其区分明显。感谢涂光禄教授的热情指教！
④这里的“苗”通指苗、布依等各少数民族。
⑤此处的“北京话”包括今普通话和《语言自迩集》记录的北京官话，下文如无另外说明，所指相同。
参考文献 ：
柏怀思  2007 《贵州省志 • 宗教志》，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陈    伟  2016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与 19 世纪后期川南方音》，《方言》第 1 期。
丁邦新  2008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 
古汉语研究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60
东亚同文会  1943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 • 贵州省》，上海 ：东亚同文会刊行会。
洪    云  2013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1861-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胡安顺  2002 《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的稳定作用》，《方言》第 1 期。
李    蓝  1991 《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贵州大学学报》第 3 期。
李    荣  1998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无未  2012 《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纲要》，沈阳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秀英  1999 《贵阳市志 • 民族志》，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龙异腾等  2011 《黔中屯堡方言研究》，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钱曾怡  2010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济南 ：齐鲁书社。
（法）荣振华等  2010 《16-20 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耿昇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邵敬敏  2011《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涂光禄  2011《贵州汉语方言特色词语汇编》，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涂光禄  1998 《贵州省志 • 汉语方言志》，北京 ：方志出版社。
王    力  2008 《汉语语音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王    力  1983 《汉语语音史上的条件音变》，《语言研究》第 1 期。
王士元  1982 《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语言研究》第 2 期。
（英）威妥玛  1886 《语言自迩集》，张卫东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 ：中华书局。
徐通锵  2008 《历史语言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
郑荣晴  2002《贵阳市志 • 社会志》，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周    艳  2011《贵州都匀方言的入声》，《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庄初升  2004 《粤北土话音韵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庄初升、阳    蓉  2014 《传教士西南官话文献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文化遗产》第 2 期。
Adam Grainer 1900 Western Mandarin of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arc Chatagnon 1893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Hongkong: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s des Missions Étrangéres.
【作者简介】聂志，男，贵州威宁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史
及方言研究。邮箱 ：526097806@qq.com。
                                                                                                                                                【责任校对：余月】
古汉语研究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104
Zhang Hui，Marking Principles in Hunminjeongum (《训民正音》) and Korean Chinese Phonology 
“Qualitative” Theory
Abstract：The new excavations on the Korean mandarin quality system shows Hunminjeongum  is based on Chinese 
phonetic rhyme theory, also on the combination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configuration theory,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the Hangul alphabet sound words in fifteenth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literatu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shortcomings in both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view that 
Hunminjeongum  roots from Basiba. 
Key Words：Hunminjeongum   (《训民正音》)；marking; Chinese rhyme；"quality" theory
NIE  Zhi ，A Study on the Phonology of Guiyang Diale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bstract：Dictionnaire Franc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西语译汉入门》)was written for 
foreigners to study Chinese, by the French missionary P. Hubert in Guizhou during year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 in Qing 
Dynasty. No earlier document written by West people has been found recording Southwest China Mandari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language it records was Guiyang diale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phonetic system 
of Guiyang dialect recorded by the dictionary, and researches it based on the Roman alphabets. The paper also emphasizes 
the researching value of the dictionary on language history .
Key Words：Dictionnaire Franc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西语译汉入门》)；Perny P. Hubert；
Guiyang dialect；value
GU Man-lin ，On the Transliterations of stūpa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tǎ(塔)
Abstract：The Sanskrit word stūpa  has various transliterations i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Among these transliterations, 
the monosyllabic tǎ  is the one that is more popular than tens of disyllabic and trisyllabic versions.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the loanword tǎ(塔) got domesticated gradually, especially from the Sui (隋) and Tang (唐) dynasties on. Namely, tǎ  had 
successfully gained the sense of a native Chinese word: (a) tǎ  was used explaining the other transliterations; (b) a typical 
Chinese suffix zi (子) was attached to tǎ ; and (c) tǎ  often functioned as a transitive verb meaning “to bury” though it was 
originally a noun in Sanskrit. 
Key Words：Chinese Buddhist text；transliteration；stūpa  (塔tǎ)；domestication
Qi Jiwei ，A Study on rong (冗), nei (内)and (xue穴) in Qin Bamboo Slips
Abstract：In Qin Bamboo slips, the two characters rong (冗) and nei (内)had the same shape .Until Han Dynasty the 
two characters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In addition, two couples of characters, xue (穴) and rong (冗), 
xue (穴) and nei (内) had few differences in Qin Bamboo slips. That’s why there are some errors of rong (冗), nei (内)and 
xue (穴) in works such as Lie Tzu(列子), Hsun Tzu (荀子),Shang Tzu(商子), Hanfei Tzu (韩非子)and Lu Shi Chun 
Qiu(吕氏春秋)and some wrong explaining about nei (内) and rong (冗) in the Qin Bamboo slips. The confusion of nei (内) 
and rong (冗) could be due to the same shapes of the two characters. The mistakes of xue (穴) and rong (冗), xue (穴) and 
nei (内) occur because of parallel shapes of them. However, the characters do not have the only shape after the standard 
characters(书同文)and Zuo Lishu (作隶书) in Qin dynasty，the final standardizing of official scripts could be finished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Key Words：Qin and Han Dynasties；official scripts；rong (冗)；nei (内)
